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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近期，山东能源党委在全集团
开展了“我与山东能源共成长”主题征文活
动，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响应，结合自身成长
经历和岗位实践，以文抒怀、用笔发声，真
挚表达自己与企业同心同向、相依相伴的赤
诚情怀。自本期起，山东能源报四版开设
“我与山东能源共成长”专栏，陆续刊登部
分优秀征文，希望广大干部职工从中找到情
感的共鸣、思想的启迪和前行的力量，在推
动山东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书写更
多“我与企业共成长”的精彩故事！

□张红芳

水浒之乡山东郓城，夏雨初歇。推窗远
眺，宋金河泛着粼粼波光，杨柳枝在清风中
舒展摇曳，水波不兴，心中不禁泛起对生命
不息、奋斗不止的感叹。

在办公室整理老照片时，一张 1998 年
刚入职淄博矿务局埠村煤矿的留影落入我手
心——— 校园青涩尚未褪尽的脸庞，被旧式入
矿大门、工人俱乐部的红砖墙，还有印着红
色五角星与“毛主席万岁”标语的洗煤车间
共同框住，时光仿佛在相纸褶皱里停驻。

27 载岁月倏然漫过心头，那些与山东
能源交织的日子，竟像老槐树的年轮，一圈
圈清晰可触。

1998 年盛夏，我挎着蛇皮袋，告别辽西

“学府”，穿过燕赵大地的晨雾，辗转来到
齐鲁腹地，踏入满载红色记忆的淄博矿区，
“极不情愿”地成为埠村煤矿三号井机电队
的一名矿工。彼时的埠村煤矿虽已是淄博矿
务局的主力矿井，但井下的生产环境，与我
们这些“学生蛋子”揣在书包里的期待相去
甚远。

在灯房领到的第一盏矿灯，在掌心沉甸
甸坠着，镀锌灯壳里映出我瘦小的影子———
脸上还沾着煤校教材的油墨清香。第一次下
井时晨星未褪，“忧郁”的煤巷里，矿灯忽
明忽暗，像缀在灰蓝色天幕上的残星。架空
线电机车的电弓迸出噼啪火花，“当啷啷”
的铃声让人恍惚想起旧上海的有轨电车。主
副井提升系统还是电阻调速、单绳缠绕，罐
笼在黑暗中晃晃荡荡，铁轨延伸成模糊的墨
线，空气中浮动着潮湿的煤屑味儿。师傅拍
着我的肩膀说：“井下煤是黑的，咱心里要
亮堂！”

在机电队弥漫的铁锈与机油味里，在通
风队翻腾的煤尘与风流中，我跟着师傅们拖
过嘶吼的风机，垒过挡风的密闭墙，扛过沉
重的风门，抬过蜿蜒如龙的风水管路。泵房
轰鸣里，我们趴在震颤的机组旁调试水泵；
漆黑巷道中，我们跪在皮带机旁搭接电缆。
爬矿车时，钢铁的冰冷硌进掌心；拉荤呱
时，粗粝的笑声撞碎煤壁回声。夜班后灌进
喉咙的烈酒烧得发烫，休班时的鱼竿轻点池
塘水面，偶尔在井下避风角落偷偷合眼，任
由黑暗裹挟着疲惫沉入浅眠。

后来一步步走上管理岗位，从规范综合
办公室业务流程到申办安全培训中心，从筹
建铁路专用线到担任机电副总师，再到建设
融媒体中心，才蓦然惊觉——— 那些当年被笑
称“胆大包天”的莽撞尝试，早已成了最珍
贵的经验；那些在巷道里摸爬滚打的匆匆岁

月，原是最扎实的成长根基。专业上的“杀
伤力”，源自亲手拧过的每一颗螺栓；管理
中的“顺手感”，藏在井下深一脚浅一脚的
每一次踉跄。原来真正的成长，从不在今日
机关案头堆砌的文件里，而在昨日生产一线
幽深的井巷深处。

那时的矿区，像一架沉稳的旧式座钟，
厚重淳朴的齿轮滴答转动，伴着四季轮回滋
养我们长大。天轮昼夜飞转间，首季开门红
的红绸、大战红五月的号角、“七一”歌咏
比赛的合唱，还有战高温、斗雨季、保安全
的呐喊，决战四季度的灯火，在记忆里层层
叠叠。预备役训练的正步声，录音机里反复
播放着《伤心太平洋》，在井下挥汗后到小
店的开怀酣畅，赶大集时提在手心的凉拌猪
头肉，还有每月工资花光后依旧坦荡的笑
容——— 在地心深处找乐子，蹲在矸石山旁看
夕阳想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烦恼却不抑
郁，遇困难从不躺平，没依靠也不焦虑，无
积蓄仍不气馁。那代矿工的骨头里，总燃着
“打不烂、拖不垮、累不死”的火，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向着太阳
出发，把每个平凡日子都过成自己的高光
时刻。

走过世纪之交的金融风暴和市场低迷，
煤炭行业迎来 2002 年蓬勃发展的黄金十
年，山东原有的7家矿务局相继踏上现代企
业制度改革之路。矿业集团纷纷挂牌，抢资
源、建大井、办大电，开疆拓土的脚步踏遍
山河。煤、电、路、化、港、物流贸易、装
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多轮驱动，一大批
现代化矿井在荒原拔地而起，一大批绿色能
源项目逐风追光，多家公司成功叩响资本市
场大门，山东能源一路攀升至世界500 强前
100 位。这段年轮里，我们亲手告别了打
眼、放炮、捲炭、耙装的老工艺，迎来了综

采、综掘、无人值守、智能开采的新时代，
即便踏过2012 年后的“黑金寒冬”，依旧
步履铿锵。

在山能厚重的年轮上， 2010 年的重组
整合与2020 年的联合重组，是两道鎏金刻
痕。时代春风、改革新风、发展清风一次次
拂过矿区，吹绿了生产线的每个角落。如今
的工作面，智能化采煤机组在LED 灯光下
泛着冷光，像蓄势待发的巨龙；液压支架如
钢铁长城依次起降，采煤机滚筒旋出的滚滚
煤流，沿着皮带一路欢腾升井。调度台上跳
动的数据流，比当年矿灯亮了千万倍；上万
盏灯点亮的煤化工产业园，成了戈壁深夜里
最璀璨的星群。印着山能新Logo、愿景、
使命与核心价值观的霓虹灯牌，把矿区的晨
昏照得透亮。生活区的黄昏换了新颜：职工
公寓亮起暖黄灯火，文化广场的音乐喷泉在
星空下翩跹，健身房里年轻人挥洒的汗水折
射着活力，更衣室的工装总带着熨帖的暖
意，连空气里都少了煤尘，多了青草香。

岁月如煤，深埋时默默积蓄能量，见光
时便燃成火炬，照亮万家灯火。从青春年少
到鬓角微霜，我亲历着这片土地从“黑色印
象”到“绿色蜕变”的每一步。岁月如歌，
山能的年轮里藏着一代代矿工的成长密
码——— 掌纹里洗不净的煤屑，安全帽上深浅
不一的划痕，技术革新时加速的心跳，都是
时光镌刻的勋章。

昨夜整理书柜，泛黄的相册滑落，窗外
月光漫进来，恰好照亮桌上台历的山能新
Logo。旧时光影与新时代标识在月色里交
融，连结成山能厚重的年轮叙语，泛着熠熠
光泽。这光泽里，凝结着“一家人、一盘
棋、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的合力，正
托举着建设清洁能源供应商和世界一流企业
的梦想，向着更远的星辰奔涌。

□洪宝田

蝉鸣起伏的夏日，我踩着蒸腾的暑气回
到山脚下的故乡，尚未叩响柴门，便被漫山
遍野的泉声所吸引。那声音时而如指尖划过
冰棱，叮咚清脆；时而又如山风拂过松涛，
哗响成韵，像是隐世的琴师在林间抚弦，又
似村中的乡亲在檐下欢笑。

接连几日的山雨，把整座山润得透湿。
沉睡的泉眼便从石缝里、堰埂间醒过来了。
有的从陡峭的崖壁上垂落，织成一匹匹晶莹
的素练，阳光穿过时，能看见细小的水珠在
光束里跳舞；有的在沟壑里蜿蜒，像撒野的
孩子，踩着卵石蹦跳着往下跑，溅起的水花
打湿了路边的野菊，一路欢歌闯进村庄的青
石街巷。这样的景致不常有的，只有在雨水
丰沛的盛夏，才能得见这般水漫街巷的
盛景。

泉水漫过石板路，汩汩水流闪动着石墙
树木的影子。乡亲们往来时，总要把裤管挽
得高高的，一脚踩进凉丝丝的水里，步子也
不由得慢下来。偶有人停下，弯腰掬一捧水
浇在脸上，那股子清凉从鼻尖沁到心底，便

忍不住咂咂嘴，眼里漾起满足的笑意。谁也
不恼这泉水带来的些许不便，仿佛这水是来
自天地自然的精灵，让人格外怜爱。

正午的日头最烈时，头顶是白花花的阳
光，脚下却淌着沁凉的泉水，倒像是把整个
夏天分成了两半。田埂上的农夫渴了，撂下
锄头就往泉眼边跑，双膝跪在湿润的泥土
上，双手合拢成瓢，咕嘟咕嘟饮下几口，甘
冽的泉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打湿了胸前的衣
襟，再直起身时，额头上的汗珠都仿佛凉透
了，浑身的乏劲儿也去了大半。收工时，总
不忘拎着空桶去泉边接满，好带回家烧茶。

各家的门前，总有妇人挽着裤管在水里
浣洗衣物。木槌捶打在石板上的声音，和着
泉水的流淌声，成了最动听的絮语。白布衫
在水里舒展开来，像一片浸了水的云，被妇
人的手轻轻拨弄着，荡开一圈圈涟漪。风一
过，便裹着淡淡的皂角香飘远了。整个夏天
的日子，慢得像泉眼里渗出的水，每一滴都
盛着悠游的闲适和快乐。

暮色漫上山头，泉水的声音反倒更清亮
了。吃过晚饭的人们，都搬了竹凳坐在街边
乘凉。夜色像一块深蓝色的绒布，把整个村

子裹了起来，只有泉眼里还亮着——— 那是夜
空的明月和星子，都沉在水里了，随着波纹
轻轻摇晃，仿佛一伸手就能捞起一捧碎银。
几只萤火虫的绿光划过缓缓的流水，立即点
燃孩子的兴奋，他们惊叫着追逐而去。泉水
的沁凉之气让蚊虫偃旗息鼓，大人们坐在门
前，聊着玉米，聊着土地，聊着秋天的收
成，聊着眼前流淌的泉水，语气里便添了几
分怅然：“这水呀，怕是住不了几日了。”

是啊，泉水终是留不住的。就像岁月的
光阴总会从指缝间悄悄流走。

从前，总觉得故乡是一幅静置的水墨
画，灰瓦白墙，炊烟袅袅，带着岁月沉淀的
安祥。直到这泉水漫过街巷，才懂得故乡原
是活的——— 那流动的水，是故乡的血脉，是
大自然的天籁之音，是藏在时光里流不断的
牵挂。

离乡多年，每当夜深人静时，总听见有
泉声从记忆深处漫过来，叮咚，哗啦，在梦
里轻轻流淌。那声音里，有石板路上流动的
波光云影，有水面上飞扬的月光萤火，有洗
衣妇的木槌声，有整个盛夏的清凉，还有我
对故乡永远也说不尽的眷恋。

□关天祥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许多曾经熟悉的
声音都渐渐消散在了岁月的风里，那一声声
饱含着生活气息的吆喝声，便是其中之一。
每当忆起，心中总是涌起无尽的温暖与
惆怅。

小时候，生活的村庄还弥漫着古朴的气
息。清晨，阳光如丝缕般洒在青石板路上，
“磨剪子嘞——— 戗菜刀”的吆喝声便会准时
响起。那声音高亢而悠长，仿佛能穿过每一
条幽深的小巷，钻进每一户人家的窗户。只
见一位老师傅，肩上扛着一条长凳，凳子上
挂满了各种磨刀的工具，不紧不慢地走着。
他的吆喝，像是一种唤醒，让整个村庄从沉
睡中渐渐苏醒。大人们听到这声音，便会找
出家里的剪刀和菜刀，拿到老师傅那里去
磨。孩子们则围在一旁，好奇地看着老师傅

熟练地摆弄着工具，刀刃在磨石上摩擦出的
火花，在我们眼中就像奇妙的魔法。

随着日头升高，“卖冰棍儿——— 奶油冰
棍儿，豆沙冰棍儿”的吆喝声又会在街头响
起。这吆喝声，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简
直就是一种甜蜜的诱惑。一听到这声音，我
们便会迫不及待地跑回家，向大人要上几分
钱，然后飞奔到自行车前，看着大叔从箱子
里拿出冰棍儿，撕开包装纸，那丝丝凉意和
甜甜的味道瞬间在口中散开，仿佛整个夏天
都变得美好起来。

到了傍晚，“收破烂儿嘞——— 废铜烂铁、

旧报纸、塑料瓶子”的吆喝声又会响起。收破
烂的大爷摇着铃铛，推着一辆嘎吱作响的三
轮车，缓缓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家家户户的
人们便会把积攒了一天的废品拿出来，卖给
大爷。而我们这些孩子，有时也会跟着大爷
的三轮车跑上一段路，听着那清脆的铃铛声
和吆喝声，感受着生活的质朴与真实。

还有那“冰糖葫芦——— 酸甜可口的冰糖
葫芦”的吆喝声，总是在庙会或集市上响
起。卖冰糖葫芦的小贩举着一大把冰糖葫
芦，走在人群中，那一串串红彤彤的冰糖葫
芦，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让人垂涎

欲滴。这吆喝声，仿佛带着一种节日的喜
庆，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忍不住露出笑容。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这些熟悉的吆喝
声渐渐远去了。那些曾经走街串巷的小贩
们，也渐渐消失在了街头巷尾。曾经热闹的
小巷，变得安静了许多，只剩下偶尔传来的
汽车喇叭声和人们匆匆的脚步声。

但那些远去的吆喝声，却永远留在了我
的记忆深处。它们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
是乡村风情的独特符号，是生活最本真的旋
律。它们见证了那个简单而又快乐的时代，
承载着我们的欢笑与梦想，温暖与感动。每
当回忆起这些吆喝声，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一
幅幅生动的画面：青石板路、老旧的房屋、
热闹的集市，还有那些充满笑容的脸庞。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些东西注定会渐渐远
去，但它们所留下的美好记忆，却会永远熠熠
生辉。远去的吆喝声，是我心中永远的歌。

一一树树榴榴红红系系乡乡愁愁

□鲍保钢

雨脚昨夜叩过矿区的窗，今晨便见石榴树下卧着几
颗青黄的果，像被时光遗落的纽扣，旁边散着几片卷边
的叶，恍惚间，倒牵出故乡窗台上那抹摇曳的红。

老家的石榴树就守在卧室窗前，臂腕粗的枝干托着
满树灯笼，此时该是红一半、绿一半的模样。风过时，
果实便在叶隙间晃，像谁在枝头藏了串未点的灯，明明
灭灭，映得窗纸都暖起来。

清晨总被雀声叫醒。三五只麻雀蹲在枝丫上，啄
着露水叽叽喳喳，许是催着果子快点酿出甜。我总赖
在被窝里看，看它们蹦跳时带起的叶尖轻颤，看石榴
被踩得微微晃，心也跟着悬着，生怕那点青涩的圆满
碎了。

雨来的时候，我便趴在窗台上。雨滴敲在石榴上，
溅起细碎的银，有的果还顶着残花，被打得东倒西歪，
像个攥着裙摆的小姑娘。雨停后，地上总躺着几颗指甲
盖大的落果，青得发涩，捡起来时，指尖像触到了未完
成的梦，涩意顺着脉络爬上来。

秋风是不请自来的客，卷着叶香溜进窗，掀动几页
摊开的书，又撞在墙上的木吉他上，弦音轻轻一荡，便
勾得人伸手去抱。指尖划过琴弦，古典乐的调子混着风
里的石榴香弥漫开来，时光便在这声息里慢下来，慢成
窗台上一道慵懒的影。

午后的阳光最是慷慨，透过叶隙在书桌上织出细碎
的金，几片叶影晃啊晃，像谁在纸上写着不成句的诗。
总想着把这一刻钉在窗棂上，闭着眼，能闻见阳光晒透
石榴皮的暖香，听见风穿过枝丫的轻响，连呼吸都染上
秋的静。

2011 年的秋，车轱辘碾过搬迁的路，后备箱塞满
了锅碗瓢盆，心里却空落落的——— 那棵石榴树还在老院
等着。满树的果在风里摇得格外急，红的绿的都在招
手，像在说“别落下我”。和妈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用三轮车把它挪到新村时，叶子已蔫了大半，果子也掉
了不少。挖坑时手都在抖，埋土时特意把根须捋得舒展
些，像哄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那年它只留了十四个果，青黄相间，却甜得格外刻
骨。如今已是第十四个年头儿，树干没粗多少，枝头却
越发泼洒，每年都要结满沉甸甸的果实，妈妈换了一茬
又一茬木棍撑着枝丫，像扶住一个个饱满的日子。

如今，超市里的水果架总是堆得五颜六色，水晶
梨、红提子，光鲜得像画里的物事，可咬下去，总少了
点什么。或许是少了麻雀的吵闹，少了雨打石榴的轻
响，少了秋风里的弦音，少了那年从老院挪来的，带着
泥土和牵挂的甜。

秋风又起，矿区的石榴叶还在地上蜷着，而故乡的
那抹红，该又在新村的院角晃了吧。红一半，绿一半，
像时光在枝头，结了个圆圆满满的疤，疤里藏着的，全
是化不开的暖。

泉水叮咚

远去的吆喝声

《仙山楼阁图》                                      □绘画：张玉卉

山能印记：从微光到星河

盛一碗烟火

□高远

“啥时候回来啊？”奶奶这一问，我就知道，她是
想我了。趁着上次休假，我和父亲便驱车回了河南
老家。

中原的夏天，并不比西安凉快多少。田里的小麦被
太阳烘烤得金黄酥脆，枝头的蝉不知疲倦地嘶鸣，村间
的小道晒得发软……好在河南的早晚还算凉爽，给了我
重温儿时记忆的间隙。

工作后，我一年也就回河南老家一两次，这里的
风土人情、花草树木，我已有些生疏。但我知道一个
地方，能最快地把我拉回这片土地的脉搏里——— 那就
是清晨的胡辣汤店。这里是感受地道河南人情的最佳
场所。

胡辣汤，绝对是唤醒乡愁滋味的担当。精选的牛羊
肉，配上木耳、海带、豆皮等丰富配料，经慢火细炖，
熬出浓香四溢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从洗面筋到调香
料，一碗热气腾腾、香辣适口的汤端上来，开胃醒脾，
暖意融融。一碗胡辣汤下肚，暖了身子，更熨帖了心，
瞬间就让人沉浸在那份独属河南的地道风情里。

打上一碗三块钱的胡辣汤，外加两根油条，再来个
菜角。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挤进小店，老板正亲自上
阵，手起刀落，“噼里啪啦”地剁开金灿灿的油条。好
在清晨暑气未盛，墙上的小风扇呼呼转着，倒也足够。
只见掌勺师傅手腕一抬，大木勺在几口并排的大锅里灵
活地一绕、一翻，再换小不锈钢勺精准地淋上一勺香
油。那碗热腾腾、稠乎乎的汤递到手上，升腾的热气
里，裹着最踏实的烟火气。

卖胡辣汤的小店一般临街而开，别看店面小，可叫
卖声从不吝啬。蒸腾的热气缠绕着几口大锅，这景象填
满了整条街道，聚拢起街坊邻居。“来一碗胡辣汤！”
“两块钱的水煎包！”“唉！再给来个茶叶蛋呗！”
“豆腐脑一碗！要咸的！”高低起伏的乡音交织碰撞，
声音太过拥挤，食客常常得喊上好几遍，才能钻进老板
忙碌的耳朵里。

要是老板实在忙不过来，那就自己排队端碗。在河
南吃饭，总是要担心碗里盛的太满，因此讲究个端
法——— 得小心地“溜”着碗边。太靠里，烫手；太靠
外，又怕滑脱。然后，食客们一个个端着碗，猫着腰，
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寻个落脚的地儿。

饭罢，人们站起身，利落地抖抖衣裳，抽张纸擦擦
嘴，顺便抹去额头上沁出的一层薄汗。互相道声别，便
昂首阔步地走出店门，各自朝着东南西北，汇入生活的
洪流。

这热气腾腾的喧闹，这粗粝直白的乡音，这捧在手
里暖到心里的滋味，就是属于我的河南。

《素心兰韵》        □绘画：赵志清

《荷韵蓬笺》                  □摄影：李滨


